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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史到情感史

———法国历史学家阿兰·科尔班的学术之路

周小兰

【提要】 阿兰·科尔班是受经济社会史范式影响成长起来的一位历史学家。他攻读博士学位
期间在拉布鲁斯指导下考察了 19 世纪利穆赞地区独特的经济和社会风貌，但这一研究让他意识到
拉布鲁斯研究的局限。此后，他延续费弗尔阐发的心态史研究，梳理嗅觉和听觉的进化及其引发的
社会想象，进入通过构建感官系统厘清个人与权力、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感官史研究领域。20 世纪 60

年代起，福柯的《性史》和“五月事件”震撼法国学界，由此，科尔班将边缘群体和个人纳为研究对象，

进行“无名的历史”研究。近年来，得益于情感史研究理论的重大进展，科尔班突破心态史局限，对文
学材料进行文本解读，构建了一种独特的情感史范式。总之，科尔班试图在传统的整体史范式之外
实现一种历史的综合，他的学术道路是 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法国史学界演变的缩影。
【关键词】 阿兰·科尔班 地区史 感官史 无名的历史 情感史

阿兰·科尔班( Alain Corbin，1936—) 是专攻 19 世纪史的法国历史学家。科尔班成长于年鉴学
派和拉布鲁斯的经济社会史范式①在法国学界获得绝对优势的时代。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科尔班
在区域社会史、政治文化史、感官史、微观史和情感史等领域均有建树。
当前，虽然科尔班的多部著作已被引介至中国，②但是学术界对这位史学家关注较少。最早向学

界引介科尔班的国内学者是沈坚，他在《法国史学的新发展》一文中介绍了科尔班的代表作，将其成
果作为表象史的一个重要分支，强调科尔班以人的感受来重新解读政治史的突出贡献。③ 此外，周兵
在介绍新史学的研究成果时，就科尔班在感官史方面的成就作了简要概述。④ 在国外，希玛·戈德弗
雷在《阿兰·科尔班:使法国历史有意义》⑤一文中，就科尔班的主要成果进行评价，肯定了科尔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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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a Godfrey，“Alain Corbin: Making Sense of French History”，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Vol. 25，No. 2，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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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女史、感官史和微观史方面的贡献是富有原创性的:他与经济史范式告别，脱离布罗代尔长时段和
结构主义的轨道，向费弗尔的心态史靠拢，转向被主流学界忽视或边缘化的主题。① 与科尔班同时代
的法国史学家阿居隆、伏维尔和夏林等人都曾评价过他的作品，但都未对科尔班的整个学术经历进
行综合考察。由于下文将会引用并解释这些观点，此处不再赘述。
实际上，科尔班在各个时期的成果均与当时法国史学界的重要转向息息相关。国内外学者或多

或少地关注过科尔班的著述，对其在表象史和新文化史领域的成就给予肯定。然而，尚未有研究对
科尔班的学术生涯进行综合梳理，辨识其各个时期的学术转向，并将之与法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潮流
紧密结合，探讨其学术价值。有鉴于此，本文爬梳和解读科尔班在地区史、感官史、无名的历史和情
感史四个研究领域的转向，以管窥法国史学界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重大变局。

一、早期的探索:对拉布鲁斯经济社会史的突破

20 世纪 60 年代，费尔南·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 成为年鉴学派的第二代掌舵者，他通过
《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以及《15—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两本代
表作，构建了长时段整体史，他奠定的结构主义在法国史学界经久不衰，影响深远。同时，与他共同
编写《法国经济社会史》②的拉布鲁斯构建的计量史和系列史也越来越有影响力。与年鉴学派强调
的长时段有所不同，拉布鲁斯以短时段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来解释政治危机。虽然他个人的研究
从未涉及心态史乃至表象史等领域，但是拉布鲁斯在 1965 年圣克鲁( Saint-Cloud) 召开的社会史学会
上，面对该领域面临的瓶颈，明确提出心态史研究范式，鼓励研究者向这一方向靠拢。著名心态史学
家米歇尔·伏维尔( Michel Vovelle) 曾坦言自己在拉布鲁斯的鼓励下转向心态史研究。他与莫里
斯·阿居隆( Maurice Agulhon) 一同意识到走出重复化的社会史研究的必要性。③ 到 70 年代，心态史
研究已经成为社会史之后的一大“显学”。
同时，历史人类学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吸引了一大批历史学家。这一分支草创于 1976 年社

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课程规划公告，其中一则提到“历史人类学”教育。④ 这一历史分支的兴起可被
视为史学家“介入”政治和社会潮流的表现。60 年代末，“五月事件”对法国史学界造成剧烈震动。
历史学家开始反思包括结构主义在内的旧有研究范式。由于结构主义力图以机构取代个人、以知命
知足取代对自由的追求、以“中庸之道”取代革命斗争、以纯理论思辨取代社会实践，因此，当革命风
暴到来时，它必然让位给存在主义。⑤ 在报纸等媒体手段的宣传之下，公众对个体在历史上的表现兴
趣大增。部分敏锐的法国史学家开始关注历史上的人的身体、动作、情感、观念等因素，开拓了一种
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
科尔班进入学术界时，心态史和历史人类学方兴未艾，但未能撼动经济社会史的优势地位。

1960 年，他被派驻阿尔及利亚两年，他在这段时间深入思考了自己未来的研究方向，最后确定行为史
( histoire des gestes) 这个大方向。然而，他在与好友妇女史专家米歇尔·佩罗( Michelle Perrot) 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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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nand Braudel et Ernest Labrousse，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P. U. F.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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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史时，对方给他的忠告是:“如果您去见拉布鲁斯，跟他谈及您研究行为史的计划，那您肯定会失
败，您不可能在历史学界立足。”①经济史学家贝特朗·吉尔( Betrand Gille) 在听说他计划从事经济史
以外的研究后，第一个反应是:“我得先问问拉布鲁斯。”②在这种情况下，科尔班只能首先加入拉布
鲁斯主持的价格史研究团队。他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拉布鲁斯像内政部部长一样将研究人员分
配到“辖属”地区。③ 他被分到了在经济数据上最缺乏特色和活力的利穆赞地区( Limousin) 。

1973 年，科尔班的国家博士论文《19 世纪利穆赞的怀古与现代》出版。④ 该书选取历史悠久、传
统根深蒂固的利穆赞地区，聚焦 1849 年该地区发生的政治转向及其固化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科尔
班的这本成名作将两种极端的状态对立起来:利穆赞地区相对于法国其他地区较早接受激进的民主

思想，这是一种十分超前的政治意识;与之相对的是，这一地区在经济革新方面表现得十分保守和迟

滞。因此，该地区居民政治觉悟的超前和经济水平的落后之间的强烈反差是该书最大的亮点。科尔
班在书中不仅运用国家级、省级和市镇一级的档案，还查阅大量教区和军事档案以及私人档案( 交通
企业的档案、私人信件等) ，将研究触角伸向偏远的农村地区。
从写作范式来看，该书受拉布鲁斯模式影响很深。科尔班尝试以大量的曲线、图表和地图来勾

勒利穆赞地区独特的经济图景。他还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考察了利穆赞地区的不同阶层:
城市显贵和大资产者影响力不足;教士阶层处于不作为的状态，既无法在贵族中建立信任，也无法满

足农民和工人的精神需求;农民文化程度低，由于在经济困难时期饱受高利贷之苦，所以对贵族和资

产者多持仇视态度;当地陶瓷工人和泥瓦匠定期前往巴黎和里昂谋生，在那里接触到共和主义原则

和主张，回到当地进行传播。1871 年巴黎公社运动失败后，利穆赞的工人和农民一改过去支持波拿
巴家族的态度，一面倒地同情巴黎公社及其主张。这一极端的转向在科尔班看来，是该地区反教权
主义流行的结果。由于该书材料的选取、数据的处理和结论的形成仍遵循拉布鲁斯主导的地区史范
式，这一作品得到史学界的普遍认可和推崇。从经济社会史转向政治文化史的阿居隆⑤对其评价甚
高。他认为，科尔班的研究开阔了他的视野，法国乡村的共和化可能比他本人得出的结论更晚。⑥

众所周知，拉布鲁斯开创的价格史研究属于计量史学领域，他致力于搜集全国各地区完整的数

据系列，旨在归纳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周期和波动规律，最终实现宏大的叙事，比如对政治史和心态史

的解释。⑦ 他的理念吸引了大量的年轻学者，他的计划就是汇集弟子们在区域研究方面的成果，搜集
验证其模式有效性的证据。科尔班的博士论文就是拉布鲁斯方案的产物。他需要从经济落后的利
穆赞地区的谷物价格、工资和利息等数据系列，推断当地居民的政治行为与心态。⑧

但是，科尔班在实践这一研究思路的过程中遭遇了难以克服的障碍。利穆赞地区的居民不以小
麦为主食，而大量食用板栗，肉食是野兔肉，经济上基本处于原始的自给自足状态。这个地区城市化
程度低，农村人口占多数，官方的食品价目表基本体现不出当地的实际情况。有鉴于此，他只能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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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居隆的博士论文同样是在拉布鲁斯的指导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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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lisations，No. 2，1977，p.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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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人类学范式来探讨当地人的身高、食物、衣着、人口运动、疾病和死亡。① 此外，他在利穆赞地区无
法获得详尽的谷物价格信息来构建具有说服力的数据，而且已经获得的数据无法体现该地区在现代

化进程中呈现出来的独特保守性。这一困境实际上也暴露出拉布鲁斯模式的弊端:试图将短时段的
局势与无法用时间衡量的事物( 如心态、信仰和仪式) 整合起来，二者的矛盾使一种理想化的历史解
释沦为空谈。这一局限性使拉布鲁斯的博士们与他们最初的研究以及他们被指派的地区渐行
渐远。②

总体而言，《19 世纪利穆赞的怀古与现代》一书仍是在经济社会史范式下对历史上的集体心态
进行的探索，是一种皮埃尔·肖努( Pierre Chaunu) 所强调的整体史③框架内的史学范式，与同一时期
年鉴学派出版的著作类似，如勒华拉杜里的《1294—1324 年间奥克语地区的蒙塔尤村》( 1975 年) 、④

韦纳的《面包和杂技团———一种多元政治的历史社会学》( 1976 年) ⑤和贝桑松的《被屠杀的沙皇子
嗣》( 1967 年) 。⑥

自《19 世纪利穆赞的怀古与现代》出版以来，科尔班一直在反思拉布鲁斯模式的有效性，这一过
程历经十几年时间。1990 年，他的《残暴者之村》出版，该书围绕普法战争期间多尔多涅 ( Le
Dordogne) 地区的一个村庄展开研究。在这个不起眼的村庄，一个年轻贵族在村民的围观下被活活
烧死。⑦ 村民野蛮的宣泄模式与先进的政治制度之间的矛盾，与《19 世纪利穆赞的怀古与现代》一书
中利穆赞地区的落后与现代之间的张力异曲同工。但是，本书明显抛开了拉布鲁斯的经典范式，不
再聚焦于当地经济和社会状况，开篇即探讨当地居民的情感问题，对上述事件进行心态层面的解读，

重点关注了乡村资产阶级在这起事件和当地群众的政治倾向中所扮演的角色。笔者认为，该书可被
视为科尔班对《19 世纪利穆赞的怀古与现代》一书以及拉布鲁斯模式反思的结果。

二、20 世纪 80 年代的创新:感官史的写作

1954 年，科尔班进入卡昂大学学习，在古希腊史学家皮埃尔·维达尔 － 纳盖 ( Pierre Vidal-
Naquet) ⑧和中世纪史学家米歇尔·布亚尔( Michel Boüard) 的影响下，开始关注年鉴学派。布亚尔教
授是年鉴学派的忠实拥护者，他极力向学生推介吕西安·费弗尔的作品。⑨

费弗尔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呼吁学界关注“历史心理学”“心理史”“情感史”或“感官史”
( histoire des sensibilités) 的研究，这一取向在 60 年代开始重新受到乔治·杜比和罗贝尔·芒德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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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Veyne，Le Pain et le Cirque. Sociologie historique d＇un pluralisme politique，Seuil，1976．
Alain Besanon，Le Tsarévitch immolé，Plon，1967．
Alain Corbin，Le village des Cannibales，Aubier，1990，p. 7．
他开创性地在古希腊史领域应用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
Alain Corbin，Déloye Yves，Haegel Florence，“De l＇histoire des représentations à l＇histoire sans nom”，Politix，Vol. 6，No. 21，1993，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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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的重视，并成为年鉴学派在经济社会史以外重点关注的领域。1941 年，费弗尔在《年鉴》上发
表论文《感觉与历史:如何重建过去的情感生活?》。他认为人的感觉包括情感，情感会将参与者联系
起来，继而延伸至发起者和追随者，从而形成人际激励机制。由于各人反应和感觉不一，这一机制随
着不同条件和形势变化而变化。当这种情感最终唤起更有安全感和力量更强的集团时，一种情感系
统就建立了。情感变成了一种制度，以仪式的方式被表现出来。在原始人群中，许多仪式就是这种
情感的模拟集合。为了唤起所有人共同的态度、行为和忧虑，并将之整合到一种高级的个体中，为同
样的行为做准备。① 由于情感是一种由个人向集体、制度和机构渗透的机制，因此结构主义大有用武
之地。他提倡一种混合了涂尔干( Emile Durkheim) 的集体表象概念、布隆代尔( Maurice Blondel) 和
瓦隆( Henri Wallon) 的集体心理学、列维 － 布留尔 ( Lucien Lévy-Bruhl ) 的原始心态研究、西米昂
( Franois Simiand) 的经济行为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以及阿勒布瓦赫( Maurice Halbwachs) 的集体记忆
研究的历史心理学。② 此外，费弗尔在《封建社会》一书的书评中，批评马克·布洛赫( Marc Bloch) 对
个体和个体心理的忽视，及其研究群居的中世纪社会而不考虑个体的做法。③ 一言以蔽之，费弗尔强
调一种以心态角度切入的兼顾个体和集体的史学。

20 世纪 60 年代起，心态史研究在菲利普·阿里埃斯( Philippe Ariès) 和米歇尔·伏维尔( Michel
Vovelle) 等人的推动下取得实质进展。长期被法国学界忽视的阿里埃斯④出版了《18 世纪以来的法
国人口史和法国人对生命的态度》和《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⑤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心理现
象来解释法国人口运动异于别国的特质。伏维尔的《巴罗克虔诚和非基督教化: 18 世纪普罗旺斯人
对死亡的态度》《宗教与革命:共和二年的非基督教化运动》和《1300 年至今的死亡与西方》⑥探讨了
历史上的西欧人面对死亡的集体表象，这是一种与阿里埃斯并行的心态史研究。⑦ 最终，心态史研究
在勒高夫推动下获得了显著的成功，他将心态史通常被诟病的不确定性视为这一领域的最大魅力。
这一界定使历史学向其他社会科学跨界的门槛降至最低。1962 年，科尔班提交博士论文题目的同一
时期，芒德鲁的《法国近代史引论》⑧出版，杜比发表了关于心态史研究范式的论文，同时，将人类学、
社会学、集体心理和哲学融入史学研究的杜普隆( Alphonse Dupront) 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是，当时法
国高等研究机构中尚无 19 世纪心态史的教席或团队。

20 世纪 70 年代，布罗代尔构建的结构主义在学界流行。虽然布罗代尔从 20 世纪 70 年代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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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1941，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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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埃斯 1948 年出版了《18 世纪以来的法国人口史和法国人对生命的态度》，但直到 1964 年因为让 －路易·弗朗德兰发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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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iale sous l＇Ancien Ｒégime，Plon，1960．
Michel Vovelle，Piété baroque et déchristianisation en Provence auⅩⅧ e siècle. Les attitudes devant la mort d＇après les clauses de testa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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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去世，一直强烈反对心态史研究，①但是，在计量史和系列史之外，史学家开始关注一种趋近
于社会心理学的心态史，这种有着明显结构主义倾向的心态史研究超越了费弗尔提出的范式。与此
同时，福柯的《性史》震撼了法国史学界。除了选题新颖以外，福柯还发明了一种心态史的新路径:将
心态史置于话语、权力功能和社会控制模式的框架内进行研究。② 上述史学潮流对科尔班的研究旨
趣和方法影响至深。他的第一个“试验场”便是感官史。③

感官史这一术语是费弗尔在《感觉与历史:如何重建过去的情感生活?》一文中提出的，后来此文
被收录到他著名的文集《为历史而战》之中。费弗尔在文中梳理了感觉( sensibilité) 一词的词源，并
作了精确定义: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集体的关系;只产生于某个人特定的有机环境之中，常
常源自一个感动某个人的事件，或者至少是以严重性或暴力性打动个人的事件。④ 他在 1942 年出版
的《16 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中再一次提出了历史上的感觉这一命题，认为了解古代人
的感觉才是认识古代法国最真实和最深入的方式。⑤“感觉”是这个世纪的特征，营造了一种当时人
的生存方式所依存的神秘气氛，⑥而感官正是感觉的一部分。科尔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直言费弗
尔是他钻研感官史的启蒙老师。由于感官是社会环境的反映，社会环境又对感官倾向有深远的影
响，感觉可被视为一种建制( institution) ，以仪式的方式被执行。⑦

20 世纪 80 年代，科尔班任教于巴黎第一大学，他的感官史研究吸引了大批年轻学者。科尔班首
先选取嗅觉展开这种历史人类学范式的探索，这主要是因为他在妓女史的写作过程中发现，关于嗅

觉的描述和话语在涉及妓女的历史文献中频繁出现。《被租赁的女孩: 19—20 世纪的性苦难和卖淫
活动》⑧问世后，他开始筹划一本专门探讨嗅觉历史的专著。实际上，在所有感官系统中，嗅觉通常
最不被社会认同，它在所有感官中最单一、最难以形容。由于嗅觉难以被明确勾勒，群体又对其讳莫
如深，有关嗅觉的回忆遇到的阻力最大。不过一旦阻力被克服，针对嗅觉的讨论可直入个人的隐
私。⑨ 通过对这种“深入灵魂”的感官的研讨，史学家对个体的认知得到升华。
这一旨趣促使科尔班关注近代法国城市无处不在的“腐臭”( miasme) ，这种臭味被辨别、警觉和

取代的过程，凸显了一种被主流意识形态操控的嗅觉体系。1982 年他的《腐臭与黄水仙: 18—19 世
纪的嗅觉与社会想象》出版，该书以文化人类学方法探讨了法国近代社会的嗅觉系统，可以说是科尔
班将人类学与历史学结合的首次尝试。在书中，他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几个核心问题: ( 社会和政府)
对感官的强调说明什么? 这种神秘的、令人担忧的祛味过程是如何展开的? 这种涉及人类学的深入
改变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在对气味的评估标准和象征体系变化背后蕴含了哪些社会利害关系?瑏瑠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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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问题点出了科尔班进军历史人类学的意图及其以感官( 感觉) 解读社会关系的主旨。
之后，他沿着福柯曾经开拓的路径，探讨嗅觉与权力之间的微妙关系。“大革命时期，尸体( 尸

臭) 成为震慑手段，植物香气被蔑视，麝香作为一种权力的象征被广为使用。拿破仑和约瑟芬不再喷
洒玫瑰水，而是以充满动物香气的古龙水取而代之。复辟王朝的王宫圣日耳曼堡总给人一种发育不
良的姑娘的印象。但植物香气的使用使其重新焕发出柔美的气息，这也暗示新人入主宫殿。”①19 世
纪，掌握话语权的资产阶级所青睐的淡雅花香成为法国社会推崇的香味，资产者在家中设置花园的

风气就是这一潮流的结果。总而言之，不同阶层和身份的人对腐臭和香气的看法存在对立，体现出
19 世纪最深层次的社会冲突。“在动荡的 19 世纪，政府对气味的规训折射出政府治理和规训社会
的复杂过程，这一段历史还向读者展示了自恋情结的日益凸显、私人空间的收缩、粗野的消失以及对
失序的排斥。”②通过追溯 19 世纪不同历史时期法国社会普遍推崇的香气，科尔班另辟蹊径地描绘了
一部权力的变迁史。
嗅觉作为一种社会表象，对于考察特定时段的历史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由于嗅觉是一种私密性

和主观性极强的感官，因此对嗅觉的研讨更多地涉及私人领域，而其他感官却能引起共鸣，唤起一种

心理上的集体共识。听觉就是其一。1994 年，科尔班发表《大地的钟声: 19 世纪法国乡村的声响格
局和感官文化》。③ 1958 年故乡隆雷 －拉贝伊镇( Lonlay-l＇abbaye) 一次围绕钟声爆发的骚乱吸引了
科尔班的注意。查阅资料后，他发现因声响引发的争端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关于“声音记号”的记录
在档案中频繁可见，这一话题经常涉及到权力博弈和象征层面的问题。有鉴于此，在种类繁多的声
音中，他选取了在乡村社会对农民私生活和公共生活都举足轻重的钟声作为考察对象。他发现，时
至 19 世纪，教堂的钟声仍在农村地区具有不容置疑的情感号召力，仍是唤起集体情感不可取代的媒
介，因而成为权力机构争夺的对象。“19 世纪法国农村已经消失的钟声仍在一种情感体系主导下被
倾听和感知。这些声响见证了人与世界、与神明之间的另一重关系，回归和感知时空的另一种方式。
钟声构成了一种语言，一种逐渐瓦解的通讯系统。”④

他在勾勒以钟声为典型的法国乡村声响格局的同时，凸显了以教会为代表的地方权力和代表世

俗权力的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时钟进入千家万户，报刊成为迅速传播信息
的载体。乡村社会对钟的依赖程度大幅降低，但其功能并未完全消失，在世俗化的进程中，钟幻化成
怀古之情的载体。也就是说，科尔班在该书中，仍在孜孜不倦地勾勒一种法国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
现代与怀古的二元论。宗教史学家让 －皮埃尔·夏林认为这本书以丰富而琐碎的历史事件诠释了
一种宏观的价值，是关于 19 世纪乡村地区感官文化的真正历史。⑤

科尔班在研究中提倡使用文学材料，因为文学材料比档案更能呈现历史上的人的感觉，⑥但他又

坦言，在感官史的构建过程中，材料的运用最难以把握。以文学和美学文本来解释历史，必须掌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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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运用规则、修辞的传统及其表象系统，一旦运用得当，最终的结论会改变人们的刻板印象。① 为
克服这一难关，他走访 14 个省档案馆，搜集了一万多个与钟声有关的案例，经过严格筛选和研读，才
最终成书。② 总之，科尔班以钟声为媒介，探究集体心理的变迁以及乡村政治史和情感史，这是继勒
高夫之后又一个大胆的尝试。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科尔班多次在公开场合宣称自己转向感官史研究得益于费弗尔，但他后来

在感官史和身体史方面的选题却与雅克·勒高夫更为接近。勒高夫所著《试谈另一个中世纪———西
方的时间、劳动和文化》《中世纪的想象》和《中世纪的身体史》③与科尔班关注的主题趋近，但研究范
式大相径庭。以科尔班的《大地的钟声: 19 世纪法国乡村的声响格局和感观文化》和勒高夫的《试谈
另一个中世纪———西方的时间、劳动和文化》为例，二者同是着眼于乡村钟声的作品，但前者强调乡
村社会的权力争夺和民众对钟声的情感依托，更倾向于情感体系的勾勒; 而后者则爬梳了钟声对教

会时间、商人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划分，以社会职业和阶级分类来构建心态史。

三、20 世纪 90 年代的成熟:无名的历史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权运动再次兴起，在新史学思潮的推动下，西方妇女史蓬勃发展。④ 几乎
同一时期，1976 年福柯发表了他那震惊学术界的《性史》，该研究关注性反常者、罪犯、精神病人这些
在正统历史中无人关注的群体，由此引出对历史、真理、知识、权力等普世话题的严峻拷问。⑤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罗杰·夏蒂埃为代表的史学家倡导一种脱离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社会史和语
境主义的研究，对史料的文本进行文学和哲学式的解读。夏蒂埃专攻书籍和阅读史，他建议史学家
运用构型、社会惯习以及个人组成的社会等社会学概念，关注历史上的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⑥ 由
此，以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和心理学等方法对边缘群体的考察在史学界蔚然成风。科尔班在这一
潮流影响下展开对边缘群体和个人的研究。伏维尔对柯尔班开启的这种“无名的历史”( histoire sans
nom) 研究表示赞许。⑦

首先，科尔班对妓女在历史上的生存状况产生极大兴趣。他在翻阅《法国历史每年参考书目》
( Bibliographie annuelle de l＇Histoire de France) 时注意到，“妓女”一词从未出现在任何著作的索引之
上，也就是说，这一被污名化和边缘化的群体尚未引起史学界的重视。⑧ 1978 年，他出版《被租赁的
女孩: 19—20 世纪的性苦难和卖淫活动》，以巴黎和其他地区未公开的公共健康记录、警察报告和 19
世纪小说家对妓女的描述为佐证，对法国妓女进行全面考察，被视为福柯《性史》在 19—20 世纪社会
史领域的实验。“这一研究并非只聚焦于构建性苦难中的各种联系，还涉及结构、行为、话语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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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班在 1990 年 1 月 22—25 日举办的第一届东京国际书展上接受东京大学瓦瑟曼 ( Estrellita Wassermann) 的采访。http: / /
www. berlol. net / foire / fle98co. htm［2020 － 01 － 28］
Alain Corbin，Les cloches de la terre. Paysage sonore et culture sensible dans les campagnes au XIXe siècle，p. 14．
Jacques Le Goff，Pour un autre Moyen ge: temps，travail et culture en Occident，Gallimard，1977; L＇lmaginaire médiéval，Gallimard，
1985; Une histoire du corps au Moyen ge，Liana Lévi，2003．
裔昭印:《当代史学变革中的西方古典性史研究》，《历史研究》2017 年第 3 期。
秦静:《权力与身体的双重拷问———福柯〈性史〉解读》，《史学理论研究》2002 年第 4 期。
Ｒoger Chartier，Au bord de la falaise. L＇histoire entre certitudes et inquiétude，Albin Michel，1998，p. 12．
Jacques Guilaumou，Michel Vovelle，“Un historien hors des sentiers battus”，pp. 189，193．
Alain Corbin，“Désir，subjectivité et limites，l＇impossible synthèse. . . . ”，p.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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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卖淫的政策等方面。”①这本书以丰富的史料勾勒出法国妓院的发展史，在观察妓女群体的历史变
迁的同时，他注意到政府通过对妓院的密切监控实现了权力在全社会的渗透。
自执政府时期，监狱系统确立，卫生专家帕朗 －杜夏特雷( Parent-Duchatelet) 实现了公共卫生制

度的理论化，权力机构以优生学的名义开展卫生运动。② 到了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时期，政府将妓女
限制在一些特殊的、隐秘的场所，包括妓院、医院和监狱，将之置于警察和医生的双重监管之下。
1850 年以后的经济和社会形势使妓院的规模和组织形式发生变化，政府内部针对妓院的监管问题的
争论造成新一轮的政治斗争。③ 从 19 世纪 80 年代起，公众对妓女在健康和财富方面造成的威胁担
忧不已，她们被视为与囚犯同样的存在。与卖淫有关的话语在当时是一切集体疯狂行为的汇总，也
是所有焦虑的十字路口。④

科尔班敏锐地意识到书写妓女史存在无法克服的缺陷———他只能以旁观者的身份来书写这部
历史，呈现一种从男性性需求切入的妓女史。⑤ 他认为，男性的欲望决定了妓院的生态和妓女的处
境，因为当时的“男性社会对女性的放荡是无法容忍的，妓女是施虐—受虐行为的受害者”。⑥ 他指
出，他所掌握的资料无一例外由男性撰写，妓女这个群体几乎没有为自己发声的机会，因此，这一研

究更大的贡献在于，“厘清( 社会) 整体的焦虑和男性欲望的形式，这些都是主宰性交易历史的决定
因素”。⑦ 科尔班还将 19 世纪下半叶法国的城市化进程与卖淫活动的规范化结合起来探讨。⑧ 当资
产阶级开始频繁出现在市中心、银行、火车站、大商场时，妓女们也从门禁森严的妓院中走出来，造成
新的治安问题。这一形势对政府的治理策略提出新的要求。
关注妓女这一边缘群体 20 年以后，科尔班将笔触放到一个生活在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上半叶

的处于边缘地位的个体之上。按照他的说法，之所以选取这类看似对解释或构建整体史毫无帮助的
个案，是因为“关注不再流行的、不同寻常的和被认为是荒谬而被放弃的历史，有助于理解我们已经
失去或刚刚失去的世界，去研究那些看似离我们很近，但又矛盾地异常遥远的现象”。⑨ 1998 年，他
出版《路易 －弗朗索瓦·皮纳哥找回的世界》。瑏瑠 这部著作追溯了一个历史上籍籍无名的鞋匠的一
生。这一选题给人哗众取宠之感，但读者只要了解男主角生活的年代，就能感受科尔班的良苦用心。
皮纳哥的童年处于执政府时代，少年经历第一帝国，青年时期目睹波旁家族复辟，中年活在七月王

朝，老年见证了短暂的第二共和国及之后的第二帝国，去世时正值法国历史上第三个共和政府上台。
他的一生是 19 世纪跌宕起伏的法国政治史的微缩写照。科尔班在该书中不仅强调人物所处年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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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in Corbin，Les filles de noce，misère sexuelle et prostitution，XIXe et XXe siècles，Aubier，1978，p. 8．
Alain Corbin，Les filles de noce，misère sexuelle et prostitution，XIXe et XXe siècles，p. 8．
Alain Corbin，Les filles de noce，misère sexuelle et prostitution，XIXe et XXe siècles，p. 482．
Alain Corbin，Les filles de noce，misère sexuelle et prostitution，XIXe et XXe siècles，p. 8．
Patricia E. Prestwich，“Women for Hire: Prostitution and Sexuality in France after 1850 by Alain Corbin”，The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 16，No. 4，1991，p. 435．
Alain Corbin，Les filles de noce，misère sexuelle et prostitution，XIXe et XXe siècles，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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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lette Farge，“A. Corbin，Les Filles de Noce: misère sexuelle et prostitution aux XIXe et XXe siècles”，Annales de démographie historique，
No. 1，1979，p. 468．
Alain Corbin，Les cloches de la Terre. Paysage sonore et culture sensible dans les campagnes au 19e siècle，Albin Michel，1994，p. 13．
Alain Corbin，Le monde retrouvé de Louis-Franois Pinagot，sur les traces d＇un inconnu，1798 － 1876，Flammarion，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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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文化的多元背景，还不惜以更多篇幅来强化个人的身份标识的个性。①

科尔班出版该书的年代，与工人、妇女和“被排斥者”的话语有关的学术著作成为出版商的新宠，
但是当时还没有一本著作涉及这些群体中的某个成员。科尔班借该书表达了对历史书写中的英雄
主义的反对，他认为“人民”或者精英的历史，都应建立在命运奇特的个人的研究之上。② 因此，他从
市镇档案馆中随机选取一个人物，对他波澜不惊的平凡人生进行深描，开启了一种独特的微观史范

式。他事无巨细地搜集资料，以私人信件和日记为主要依据，旨在更立体地重现这个平凡人的一生，
这一路径与美国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 1983 年出版的《马丁·盖尔归来》③类似。除了上述
特点之外，科尔班还在这种“无名的历史”中加入了包括听觉、嗅觉和视觉在内的感官研究，勾勒出一
种包含自然风光、人物社交网络和整体氛围的虚拟历史场景;重建了虚拟的情感和对话序列;描述了
由上而下的社会等级及其对记忆构建模式的想象。④

四、情感史转向与主要贡献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法国心态史和美国心理史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历史学家已经开始探讨历
史上的个人或群体的情感。斯特恩斯夫妇 ( Peter Stearns ＆ Carol Stearns) 、威廉·雷迪 ( William
Ｒeddy) 和芭芭拉·罗森维恩( Barbara Ｒosenwein) 等史学家将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建构主义结合起来，
构建了一种较有说服力的情感史理论。⑤ 此时的情感史开始突破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经济、政治和
文化因素对情感的决定论，转向一种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情感机制。
科尔班的成果体现了情感史范式的变迁，并见证了情感史由一个备受质疑的史学分支逐渐被认

可的过程。情感史范式包括以下四种:第一种范式受到情感的液压理论( la théorie“hydraulique”) ⑥

影响，属于最传统的理论，将情感视为一种实现自我解放的力量。这一流派受到德国社会学家埃利
亚斯及其名著《文明的进程》⑦的影响; 第二种范式以对情感的认知理论为基础，认为情感是进化的
产物;第三种范式以社会建构主义为基础，认为情感由文化构成，或者至少是受到文化的深层影响;

第四种范式是受到达尔文进化论影响的情感史。⑧

其中，心理学的液压理论与历史学的结合最为常见，在法国最有名的推广者就是费弗尔。这种
在心理学界已经过时的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绽放出新的活力，主要是因为得到中世纪史学家青睐，最

经典的一例就是对中世纪暴力问题的解释:为了满足情感的解放，“超我”( sur moi) 的出现使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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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bina Loriga，“Alain Corbin，Le monde retrouvé de Louis-Franois Pinagot，sur les traces d ＇un inconnu，1798 － 1876”，Annales.
Histoire，Sciences Sociales，No. 1，2002，p. 240．
Alain Corbin，Le monde retrouvé de Louis-Franois Pinagot，sur les traces d＇un inconnu，1798 － 1876，p. 7．
Natalie Zermon Davis，The Ｒeturn of Martin Guerre，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Alain Corbin，Le monde retrouvé de Louis-Franois Pinagot，sur les traces d＇un inconnu，1798 － 1876，pp. 9 － 10．
赵涵:《当代西方情感史学的由来与理论建构》，《史学理论研究》2020 年第 3 期。
液压理论是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发明的理论，他认为那些被压抑的欲望( 本我) 在特定的背景下会向各个方向蔓延，最终形

成一定的冲动，在液压达到一定水平后会爆发，就有了某个人或群体的行为。情感史的历史学家运用这一原理去解释历史上个
人或群体的行为。
Norbert Elias，The Civilizing Process，Vol. I，The History of Manners，Blackwell，1969 ; Vol. II，State Formation and Civilization，
Blackwell，1982．该书德语版于 1939 年出版，法语版分别于 1973 年和 1975 年出版。
Barbara Ｒosenwein，Marie-Hélène Debiès，Catalina Dejois，“Histoire de l ＇émotion: méthodes et approches”，Cahiers de civilisation
médiévale，No. 193，2006，pp. 33 －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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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的暴力行径大为减少。① 科尔班早前的成果，如《腐臭与黄水仙: 18—19 世纪的嗅觉与社会想
象》和《大地的钟声: 19 世纪法国乡村的声响格局和感官文化》，利用嗅觉和听觉追踪法国社会一种
隐秘的、被压抑的情感( 欲望) ，进而重新诠释了某些不同寻常的历史事件或政治现象的发生。他从
情感史的角度切入，较有说服力地解决了一些在学界仍存争议的问题。
受到认知心理学加持的情感史对科尔班的影响也十分明显。1995 年，他出版《消遣的降临

( 1850—1960 年) 》，②延续了福柯的《性史》和他本人的《被租赁的女孩: 19—20 世纪的性苦难和卖淫
活动》的旨趣，对性史进行了更深入的挖掘。他引用大量文学作品，以纯粹的文本解读，考察了历史
上的人的感情和情感，部分或完全放弃了对经济社会机制的分析。由于他特别重视文学材料的运
用，他的作品对文学史研究者尤其有吸引力，“为解读文学作品提供了语境，而文学又为科尔班提供
了语汇( vocabulary) 和社会想象”。③ 他认为，要运用一种系谱学的方法，人们必须忘记自己的信仰和
经历，必须将所有早前形成的概念抛诸脑后;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最好的办法是人们从语言中感知罪

恶，感受这些罪恶引发的恐慌和悔恨。④ 在 1770—1860 年之间，由于大量文学作品流传下来，除了斯
塔尔夫人、司汤达、福楼拜、乔治·桑等著名文学家的作品传世外，还有忏悔者手册、针对夫妻问题的
医学论文、色情小说等种类丰富的文献，因此，通过语言学去研究性史大有可作为的空间。⑤

2007 年起，科尔班以纯粹的文本研究来探索情感系统的进化。他采用文学作品去爬梳情感史的
流变，运用诗歌、小说和日记等材料再现历史上的人的情感。他关注的对象由乡村社会转向城市，研
究中加入语言学方法，并带着浓郁的浪漫主义风格，其探讨的核心内容脱离了经济社会史的叙事范

式，单从文化的角度描绘情感的进化过程。无论是 2007 年的《快感的和谐: 启蒙时代至性学形成时
期的享乐方式》⑥和 2013 年的《树荫的温柔———亘古人类激情之源》，⑦还是 2016 年的《静谧史:从文
艺复兴时期至今》⑧和 2018 年的《草地的纯真———亘古系列情感史》，⑨均可视为他为丰富情感史研
究而作出的大胆尝试。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成果中，他毫不忌讳地大量引用诗歌。在他看来，以诗
证史并非一种空谈。他曾明确表态:左拉的自然主义体现了从幻象中区分现实的策略的可行性，因
此，诗歌完全可以作为确凿的史料:诗歌能唤起某种情感，所以这种文学体裁很有可能本身就亲历了

这种情感，草地引发的情感就是这一道理。瑏瑠

总体而言，科尔班在他近期的著作中反复强调，科学信念、宗教信仰、情感系统是主导社会认知
和评价体系的关键因素，他试图突破以空间、时间、他者、自我等解释社会变迁的传统心态史模式，从
而构建一种更具包容性、涵盖心态史的表象史( histoire de représentation) 。领衔法国史学界数十年的
经济社会史范式构建了宏大叙事之后，碎片化的趋势无法逆转。科尔班在史学界地位日益稳固之
后，完全转向了一种以文学材料为依托的情感史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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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尔班 20 世纪 70—90 年代的成果来看，他以地区经济社会史为起点，后转向一种建立在感
官史和文化史基础上的政治史研究，又结合感官、社会想象和情感等“表象”，关注某些边缘群体和个
人的命运。进入 21 世纪，他转向情感史研究，愈发关注社会边缘群体和个人的内心世界，以弥补早
期心态史研究忽略情感本身对社会的作用这一缺憾。① 他的选择使他与年鉴学派渐行渐远。与他的
《19 世纪利穆赞的怀古与现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腐臭与黄水仙: 18—19 世纪的嗅觉与社会
想象》出版后在年鉴学派受到冷遇，同期的《年鉴:经济、社会与文明》杂志没有刊登任何关于该书的
评述。然而，这本书却墙里开花墙外香。1985 年，德国作家聚斯金德( Patrick Süskind) 出版畅销小说
《香水》，②这本书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发行量高达一千多万册，还被拍成电影。聚斯金德在接受
采访时多次宣称自己的灵感源自科尔班的《腐臭与黄水仙: 18—19 世纪的嗅觉与社会想象》。鉴于
该书在文学界的巨大反响，史学界也开始重新审视其学术价值。
据统计，1975 至 2018 年间，科尔班共出版和主编学术著作二十多本( 部) 。2005 年，一本题为

《19 世纪的想象和感觉》③的论文集出版，该书将科尔班在图尔大学和巴黎一大任职期间指导的博士
论文整编成书。这些研究延续了科尔班的研究旨趣，也反映出他从业三十多年来的学术走向。这本
论文集分为三个部分，涵盖科尔班的三大研究方向，它们分别是:区域、景观和地区认同; 重读 19 世
纪政治史;身体、欲望和恐惧。该书的编者给予科尔班极高的评价，认为他深刻地重写了整个 19 世
纪的社会史、文化史和政治史，并使当代人身临其境地感受这段历史。科尔班的研究启发了年轻一
代史学家，他们对欲望的管理、厌恶的象征和焦虑来源的关注甚于政府首脑的更替和商品价格
周期。④

用科尔班自己的话说，他的一切努力都在致力实现一种历史研究中不可能的综合( impossibilité de
la synthèse en histoire) ，归纳史学家追溯时间的方法，解决历史学科各领域的定性危机。⑤ 在费弗尔、
埃利亚斯、福柯、夏蒂埃等史学家的启发之下，科尔班开始关注法国乡村和城市那些容易被忽视的社
会面相，整合表面毫无关联的事物、感官和情感，运用小说、诗歌和日记等颇具争议的史料，通过时人
的感觉体会历史，试图在皮埃尔·诺拉、勒高夫、杜比、佩罗等人构建的整体史以外，实现一种全新的
整合。

( 作者周小兰，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邮编: 510631)
(责任编辑:李桂芝)

(责任校对:董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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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赵涵:《当代西方情感史学的由来与理论建构》，《史学理论研究》2020 年第 3 期。
聚德金斯:《香水》，李清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 年版。
Anne-Emmanuelle Demartini et Dominique Kalifa ( dir. ) ，Imaginaire et sensibilité au XIXe siècle，études pour Alain Corbin，Créaphis，
2005．
Anne-Emmanuelle Demartini et Dominique Kalifa ( dir. ) ，Imaginaire et sensibilité au XIXe siècle，études pour Alain Corbin，p. 5．
Alain Corbin，“Désir，subjectivité et limites，l＇impossible synthèse. . . . ”，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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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s well as the dynamics of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The cross-lingual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modern village historiography and its practice are also related to the practice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One can analyze villages as a social unit in historical reflection. It is thus an
important proposition to take the study of modern rural history as a starting point，which often takes on a
biographical form. In research，one needs to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 and
examine its logical framework，its materialistic basis，and the degree of combination of the two. In doing
so，one can connect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content with universal analysis，so as to start to discuss the
emotional and rational scales i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Influence of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 Bolshevik) : Short Course
on Fan Wenlan＇s The Concise Edition of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 / Ｒen Hu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 Bolshevik) : Short Course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Fan Wenlan＇s transition from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hen Fan
compiled The Concise Edition of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C. P. S. U. ( B. ) : Short Course was his main
theoretical source. Following its structure，The Concise Edition established a framework influencing the
writing of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in the following decades.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oretical inquiry，
Fan Wenlan not only corrected some flaws from the past works in their use and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but also，to some extent，overcame the dogmatic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process of revising The Concise Edition of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Max Weber，Genealogy，and the History of the Spirit of Modern Capitalism / / Li Fangchun

Max Weber＇s cultural-history masterpiece，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contain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method，“genealogy”，which he inherited from Nietzsche. He transforms into a
method for cultural and social science. The primary task of this method is to identify and determine the
cultural“parentage”of an“historical individual”. Weber carries out a brilliant“genealogical”analysis of
the“birth”of modern Western capitalist“spirit”and henceforth，establishes The Protestant Ethic as a
classic in the modern social and cultural scienc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Social History to History of Emotions: French Historian Alain Corbin / / Zhou Xiaolan

Alain Corbin belongs to the generation of historians that grew up under the dominant influenc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Under the guidance of Ernest Labrousse，he examined Limousin ＇s unique
economic and societal landscap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his dissertation project. This experience made
him realize the limits of Labrousse＇s research paradigm. After that，he followed the mental history approach
first proposed by Lucien Febvre in the 1940s and traced the evolution of olfactory and auditory senses，as
well as the social imaginaries that derived from them. In doing so，he constructed a sensory system，and
eventually established his history of “sensibilités”. After Michel Foucault ＇s publication of History of
Sexuality and the May 1968 event that shocked the French academia，Corbin shifted his focus to the
marginalized groups or individuals in his subsequent research. This approach，is known as“une histoire
sans nom”. Thanks to the considerable theoretical progress in the field，Corbin has been attempting to
contextualize literary materials so as to develop a unique paradigm for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since the early 2000s. Throughout his life，Corbin has been looking for a historical synthesis outside
Braudel＇s total history paradigm. His career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French
historiography since the 197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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